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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族与少数民族大学生网络交往、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

感的对比研究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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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目的：探究不同民族大学生在网络交往、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之间是否存在差异。方法：采用大学生网络交往问卷、
社会支持问卷、主观幸福感量表对来自兰州市三所高校的 292 名大学生（男性 133 名，女性 159 名）进行调查。结果：（1）不同民
族的大学生在网络交往、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上存在显著差异（2）大学生网络交往和支持利用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、支持利
用度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、网络交往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（3）支持利用度在网络交往和主观幸福感
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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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引言： 

现如今, 网络交往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研究热点和议题 ，随着社
交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, 人们的交往方式正逐渐从现实向虚拟网络
转移[1]。研究表明, 社交网站的使用能够降低个体的孤独感，提升个
体的社交能力和自我价值感，进而提升个体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
水平[2]。也有研究表明, 网络交往中的自我表露、自我呈现及人际关
系的建立会有助于个体获得社会支持，进而提高主观幸福感[3]。也
有研究表明社交网站的使用会降低人们的幸福感[4]，那么网络交往
到底是提高主观幸福感还是降低主观幸福感呢？这就是本研究的
研究目的之一。 

主观幸福感指个体根据自身设定的标准对生活的质量做出的
整体评价，是衡量个体生活质量的综合性心理指标，反映了个体的
社会功能和适应状态[5]。心理学家认为, 具有良好社会支持的个体会
有比较高的主观幸福感、生活满意度、积极情感和较低的消极情感。
Weiss (1974) 研究发现, 个体只有在得到各种社会支持时才能获得
较高的幸福感。Kahn 和 Antonucci (1980) 也指出社会支持是主观幸
福感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。Meehan（1993）同样指出社会支持与个
体的积极情感存在正相关。台湾学者 Luo lu 研究发现社会支持与幸
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存在正相关。Kee-Lee chou 对 475 名香港青年的
研究指出，个体对家庭成员和朋友关系的满意度可以预测主观幸福
感, 拥有亲密朋友的数量与个体的积极情感存在正相关。同样, 王
大华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也发现, 亲子支持行为影响着老年
人的主观幸福感[6]。孔风在对大学生的研究指出，社会支持对生活
满意度有显著正向作用[7]。 

社会支持作为影响个体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，一直以来都备受
学术界的关注。心理学家对社会支持的研究最早开始于研究个体在
生活压力的作用下对身心健康的影响。社会支持作为一种资源，在
维持个体心理健康，缓解压力，促进身心和谐发展方面有重要的作
用。心理学家认为，社会支持是个体从社会中得到的精神或物质上
的支持和帮助，包括来自父母，亲戚，朋友，同学或同事等各方面
的支持。研究发现，社会支持是主观幸福感的重要预测变量之一[8]，
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。具有良好的社会支持的
个体往往会有比较高的主观幸福感[9]。 

综上所述，虽然已有研究表明网络交往、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
感三个变量两两之间的关系，但鲜少有探究社会支持在网络交往和

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，所以，本研究旨在以大学生为研究对
象进行问卷调查研究，验证网络交往、社会支持、和主观幸福感的
相关关系，并比较其在民族上的差异，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
提供理论启示。 

2、方法 

2.1 被试 
随机抽查兰州市的几所大学，分别是西北师范大学、兰州理工

大学和西北民族大学的大学生共 350 名，其中西北师范大学 115 份，
兰州理工大学 115 份，西北民族大学 120 份，有效问卷 292 份，问
卷有效回收率为 83.7%，汉族 196 名，少数民族 96 名，男性 133 名，
女性 159 名。 

2.2 研究工具 
2.2.1 大学生网络交往问卷 
网络交往的测量采用平凡等人编制的大学生网络交往问卷

(IIQUS)，该问卷采用 5 点计分，共有 26 个题目，包括网络社会知
我知觉、网络人际关系、网络自我暴露以及网络交往依赖四个维度，
该问卷在本次测验中的 Cronbach's α系数为 0.92。 

2.2.2 社会支持问卷 
社会支持的测量采用肖水源等人编制的社会支持量表。社会支

持评定量表共有十个题目，包括客观支持、主观支持和对社会支持
的利用度三个维度，该问卷在本次测验中的 Cronbach's α系数为
0.636。 

2.2.3 主观幸福感量表 
主观幸福感采用 Diener 等人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 (SWLS)，

用生活满意度指数来反映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，生活满意度总 5
个题目，在本次测验中的 Cronbach's α系数为 0.853。 

3 结果 

3.1 汉族和少数民族在网络交往、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上的
差异（见表 1） 

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大学生进行 t 检验，结果表明（见表 1），
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大学生在网络交往、社会支持以及主观幸福感上
存在显著的差异，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网络人际交往以及领悟到的社
会支持显著高于汉族大学生；汉族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少
数民族。 

表 1 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各变量上的差异（N=292） 
变量 民族 M SD t      

网络交往 汉族 68.43 14.76 -2.546* 
 少数民族 73.28 16.26  

客观支持 汉族 7.91 1.93 -0.698 
 少数民族 8.08 2.19  

主观支持 汉族 20.06 3.92 -1.892 
 少数民族 21.04 4.65  

支持利用度 汉族 7.66 1.92 -1.450 
 

社会支持 
少数民族 

汉族 
少数民族 

8.04 
35.64 
37.24 

2.40 
5.87 
7.38 

 
-2.002*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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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观幸福感 汉族 21.29 5.89 2.093* 
 少数民族 19.77 5.70  

注：*P<0.05, **P<0.01, ***P<0.001, 下同 
3.2 网络交往、社会支持、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
对大学生网络交往、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进行相关分析，结

果表明（见表 2），网络交往和社会支持中的支持利用度维度呈现显

著的正相关，与主观幸福感呈现显著的负相关，支持利用度和主观
幸福感呈现显著的正相关。 

表 2 大学生网络交往、社会支持、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
变量 M±SD 1 2 3 4 5 
网络交往 70.00 ±15.40 1     
客观支持 7.97 ±2.02 0.016 1    
主观支持 20.38 ±4.19 0.005 0.426** 1   
支持利用度 7.79 ±2.09 0.138* 0.201** 0.365** 1  
主观幸福感 20.79 ±5.85 -0.150* 0.171** 0.326** 0.204** 1 

3.3 网络交往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；支持利用度的中介作用 
采用 spss21.0 检验支持利用度在网络交往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

中介作用，结果表明网络交往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显著（β
=-0.150，t=-2.577，p<0.01），网络交往对支持利用度的预测作用显
著（β=0.138，t=2.377，p<0.05），支持利用度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

作用显著（β=0.229，t=3.997，p<0.001），网络交往对主观幸福感
的直接效应为-0.182，支持利用度的中介效应为 0.0316，中介效果
的效应为 21%。在加入中介变量支持利用度后，网络交往对主观幸
福感的预测作用仍然显著（β=-0.182，t=-3.171，p<0.01），且 c，
<c，说明社会支持利用度起部分中介作用。 

表 3 支持利用度的中介分析 

 方程 1 方程 2 方程 3 
 β t β t β t 

X -0.150 -2.577** 0.138 2.377* -0.182 -3.171** 

M     0.229*** 3.997*** 

R2 0.022 0.019 0.074 

F 6.641** 5.651* 11.479*** 
4 讨论 

4.1 汉族和少数民族在网络交往、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上的
差异 

研究发现，少数民族在网络上的交往显著高于汉族；在社会支
持方面，少数民族的大学生也显著高于汉族大学生；在主观幸福感
方面，则汉族大学生表现得更好。造成这个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一方
面进入大学，各民族的文化相互融合碰撞，不再是单一的传统文化
和习俗，需要在网络上与本民族的同伴交流沟通与情感互动，来降
低孤独感，提升个体的满意度和幸福感水平。这启示我们，教育工
作人员在平时教学过程中需要因材施教，多关注少数民族同学的身
心健康发展。 

4.2 网络交往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
本研究发现网络交往与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相关，回归分

析也显示网络交往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，在加入
中介变量支持利用度后，网络交往对主观幸福感的负向预测作用仍
然显著。已有的研究发现，在网络交往站中，个体可通过发布或者
更新动态、上传照片和发表日志、评论等多种方式来进行自我表露
[2]，来自其他人的这些表露将与其互动的人带来更多的社会比较[8]，
而越倾向进行社会比较的个体，就越在意他人的评价, 越担忧可能
的负面评价，就更容易产生焦虑，消极情感体验、低自我评价、低
自尊心等特点[8，11]，从而导致主观幸福感降低。这与已有的研究结
果一致[4]，这启示我们，学校教育工作者除了通过关注同学的现实
情况，还需要关注学生在网络上的交往情况，提供一个安全的网络
环境。 

4.3 社会支持利用度的中介作用 
本研究最重要的研究结果是发现了社会支持在大学生网络交

往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部分中介作用，支持利用度在网络交往和主
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，说明网络交往一部分直接对主观幸
福感产生影响，另一部分通过支持利用度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。
与以往研究一致[7,8]。这启示我们，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需要良好的社
会环境支持，学校教育工作者除了通过各种途径提供师生间、同伴
间的支持情感氛围之外，还应该有效地引导大学生个体更好地感受
来自家庭的情感支持，从而间接帮助提升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。 

5、结论 

5.1 大学生网络交往，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在汉族和少数民
族之间存在显著差异。 

5.2 网络交往和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，和社会支持利用度

呈显著正相关，社会支持利用度和主观幸福感正相关显著。 
5.3 社会支持利用度在网络交往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

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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